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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徽班》演绎的是一个旧

式戏班的故事。确切地说，是这

个戏班中人戏外的故事。因此，

看舞剧《徽班》，千万不要去联想

“三庆”“四喜”“春台”与“和春”，

也不要指望能看到程长庚、杨小

楼或余三胜。在编剧许锐和总编

导王舸看来，“徽班”之所以是徽

班，之所以值得在今天旧事重提，

恐怕不仅仅在于它作为京剧之源

头活水的荣耀，更在于渗透、濡润

在徽人血脉中的某种精神，比如

讲道义重诚信的徽商，比如言必

有证且孤证不定论的徽派朴学，

当然还有眼前这个用“义薄云天”

来 诠 释“ 戏 比 天 大 ”的 舞 剧《徽

班》。毫无疑问，舞剧《徽班》演绎

的是一段“乱世危情”，但舞剧却

用一块题写着“盛世和音”的巨匾

来作为“徽班”的情境象征。虽然

舞剧故事的演绎既非“盛世”也无

“和音”，但题写巨匾的颜体楷书

却于字义之外弥散出端庄敦厚的

凛然之气。或许这武生和花脸在

戏中总是扮演着关羽与周仓，使

得这凛然之气与那“武生”投足间

的英姿豪气、与那“花脸”眉宇间

的侠胆义气交融贯通，于是我们

看到了草根伶人们在“乱世”中的

坚守和“危情”中的坚毅。

与传统包公戏中一味地呼唤

清官又一味地慨叹“清官不再”不

同，舞剧《徽班》虽扮关公其人却

不演关公其戏。因为是要演绎戏

班中人的戏外故事，在武生和花

脸之外，舞剧精心选择了两位“戏

迷”入戏：一位是爱扮“男旦”的师

爷，一位是愣充“少爷”的徽女，并

且这两位痴迷的都是戏中关公、

戏 外 武 生 的“ 武 生”。 我 一 直 认

为，舞剧结构重要的和首要的是

结构人物关系。《徽班》的人物结

构是以武生为轴心的结构，但仅

仅围绕着这“轴心”去“痴迷”，那

《徽班》就难免与时下常见的舞剧

相似，不是因情生戏，而是为戏造

情。舞剧《徽班》在围绕“武生”结

构人物关系之时，深入发掘了师爷

和徽女这一对立面人物的内涵，即

面对官府师爷的这位英俊“少年”

（徽女），其实是面对腐朽制度发出

呐喊的“革命党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结构人物

关系对于结构舞剧或者说对于结

构舞剧剧情的重要意义。师爷和

徽女的任务设置及其关系设定，对

于舞剧《徽班》而言至少有三个意

义：一是不露破绽地将舞剧故事投

放到一定的时代背景中，二是不露

痕迹地将舞剧人物投入到一定的

日常生活中，三是不露声色地将舞

剧 性 格 投 身 到 一 定 的 人 生 境 界

中。可以说，结构人物关系是舞剧

《徽班》成功表达诉求的一种重要

手段。舞剧《徽班》想表达的“诉

求”是，草根伶人的伟大或者说值

得我们从内心去尊崇的东西，恐怕

不仅仅是“戏比天大”的行业道德，

更在于身体力行地去践行一种饱

浸戏中、漫溢戏外的文化精神，一

种既是“徽人”也是中华民族的精

神，一种既是凝聚力也是公信力的

民族精神。这便是“义薄云天”。

实际上，舞剧《徽班》诉求的

主题或者说倡导的人生境界是由

武生和花脸来呈现的，而师爷与

徽女则是不断深化主题和提升境

界的推进器——是二者之间不可

调和的冲突以及两人与武生不可

逆转的关系推进着舞剧戏剧性的

滥觞、涌流、澎湃和崩裂。因此，

舞剧《徽班》的演绎成为两条线索

时而分列、时而穿插、时而并行、

时而纠葛的“复式结构”。舞剧虽

然不分幕不分场，但“复式结构”

的每一次交替，就将剧情向高潮

推进一步。从“复式结构”的交替

着眼，我认为舞剧《徽班》可分为

四 个 乐 章，亦 可 分 别 命 名 为“ 慕

义”“仗义”“守义”和“赴义”。“慕

义”一章，戏核是徽女对武生饰演

的关公及对武生本人的敬慕，武

生认同徽女却因此开罪于师爷；

“仗义”一章，戏核是仍在饰演关

公的武生为救徽女而行侠仗义，

当 然 也 因 此 成 了 未 曾 想 革 命 的

“革命党人”的同党；“守义”一章，

戏 核 是 武 生 陷 入 人 生 两 难 的 纠

结，纠结于戏文的坚守和人生的

操守之间；“赴义”一章，是武生从

“戏比天大”向“义薄云天”的心路

跋涉，是武生以其人生的终结去

续 写 一 辈 子 扮 演 着 的 关 公 的 人

生，是所谓“慷慨赴义”！

舞剧的主要角色武生、花脸、

师爷和徽女为三男一女，并且诸

角色是以武生为核心来扭结。这

一方面可能会使舞剧的语言风格

过于刚劲，一方面又可能会使舞

剧的“可舞性”大大削弱（因为舞

剧“以女首席为核心结构人物关

系”的通例就包含着对舞剧“可舞

性”的考虑）。但事实上，舞剧《徽

班》不仅不缺“可舞性”，而且极大

地开掘了“心灵的可舞性”并极大

地提升了“可舞性的境界”。张艺

谋帮助谋划芭蕾舞剧《大红灯笼

高高挂》，很看重“故事里面有京

剧”；舞剧《徽班》看重的是“徽剧

里面有人生”，重在挖掘“观赏性”

中积淀的“思想性”。正因为立意

深远，舞剧《徽班》才不去刻意渲

染武生与花脸的语言风格对比，

反倒是通过师爷和徽女的性格定

位去强化“有思想的观赏性”，去

深化所谓“长于抒情，拙于叙事”

的舞剧艺术的“形式的意味”。师

爷的“男旦”定位，无关乎当下对

同性恋者的宽容，而是对那个腐

朽官府内质的象喻；而徽女作为

“革命党人”，不仅为舞剧语言的

风 格 构 成 添 加 了 气 象 一 新 的 笔

触，而 且 改 变 了 韩 再 芬《徽 州 女

人》留给我们的“徽女”形象。

虽然是说戏班中人的戏外故

事，但故事的主角毕竟是“戏班中

人”，只是舞剧《徽班》想说的“戏

班中人”是名不见经传甚至也不

见野史的草根伶人。许锐和王舸

因此也不想为舞剧的人物命名，

仿佛就手从“草根伶人”中拎出一

武生、一花脸戳在了舞剧中。许

锐说是在采风时为他们“爱不释

手地摸着‘混饭吃’的行头”所感

动，王舸则执著地要与那“一张张

‘ 臭 皮 囊 ’里 的 点 点 星 光 ”去 对

话。许锐有一段话说得好：“真正

伶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在戏

台上扮演着历史上的大英雄，扮

着扮着就演成了自己……在别人

的角色里，他们唱的是自己的心

声”。“扮着扮着就演成了自己”一

句似乎“言不逮意”，但那意思倒

也明白，说的是“戏班中人”扮着

扮 着 就 真 把 自 己 扮 成 了“ 戏 中

人”。写到此，我有些感动：为那

些历史上活跃在戏班中的草根伶

人，也为眼前王舸、许锐们的思索

与对话！我忽然觉得，这部舞剧

叫《徽班义伶》可能更为切题。

在今年陆续新创的舞剧中，

《徽班》无论在思想性的求索中还

是在形式感的建构上都称得上是

优秀之作。对于这样一部作品的

问世，在当下还会引发我们对其

创作生产机制的思考。在我的印

象中，第一次看的安徽省歌舞剧

院的舞剧是《冬兰》，是我在中国

艺术研究院追随吴晓邦攻读“舞

蹈历史与理论“硕士学位的 1987

年；第二次知道该院创演舞剧《厚

土》，是我在主持北京舞蹈学院院

务工作的 1999 年；这一次该院创

演《徽班》，是又一个 12 年之后。

也就是说，安徽省歌舞剧院的舞

剧创作激情是 12 年一喷发，不仅

沉着而且执著，不仅坚韧而且坚

挺。此次《徽班》的创作，对于编

剧许锐和总导演王舸的选择应该

说是慧眼独具的。

如果说对舞剧《徽班》还有什

么进言的话，我认为是还可在“密

针线”上下功夫：一是在人物关系

的扭结上“密针线”，二是在戏内戏

外的转换上“密针线”，三是在性格

成长的攀升上“密针线”，四是在动

态语言的编织上“密针线”……我

相信，有了上述“针线”细活，对于

主脑已立、头绪不繁的舞剧《徽班》

而言，将会有一个更大的跨越。

草 根 伶 人 的 情 义 坚 守
——安徽省歌舞剧院大型舞剧《徽班》观后

于 平

今年 5 月，由中国木偶艺术剧

院创排的神话舞台剧《精卫传奇》

进行了首轮演出。此后，经过了

几个月的完善和打磨，重新编排

的“ 升级版本”在 8 月 19 日至 20

日 登 上 了 北 京 人 民 大 会 堂 的 舞

台 。 可 以 说 ，这 一 全 新 版 本 的

《精 卫 传 奇》，以 音 乐 、舞 蹈 、杂

技、人偶以及多媒体与舞台布景

等共同营造出了一个奇妙的神话

世界，给首都的小观众们奉献了

一场视听的盛宴。

这部由杨硕编剧、钟浩导演

的儿童剧，改编自《山海经》中“精

卫填海”的故事。但是，剧作者在

以现代视角对精卫的行为进行了

新的思考之后，古老的神话故事

被重新演绎和丰富，全剧讲述的

已经是一个关于精卫填海的全新

故事：神农遍尝百草，终于找到粮

食 的 种 子 以 使 人 民 彻 底 摆 脱 饥

荒。不料，红脸蟹拔出了海底的

镇海神针以致海水吞没了一切。

神农之女精卫挺身而出，化身为

鸟，甘愿永生永世衔着五彩石去

平息大海的波涛……显然，为了

将原有的古老神话自然、合理地

转化为一出能为当下的孩子们所

理解、接受和喜爱的儿童剧，主创

们对原始素材进行了重新设计并

加以全新的解释，颇具匠心。

首先，主创们通过赋予精卫

的填海行为以新的动机，进而将

古老神话的原始主题，替换为一

个富有现代意味的全新主题：精

卫为了种子的生长、恢复万物的

和 谐 以 及 人 民 的 幸 福 牺 牲 了 自

我。而这一对于故事素材核心内

容的改变与升华，正是令本剧从

一个古代神话蜕变为一部颇具现

代意识的儿童戏剧的重要基础；

也 是 令 精 卫 从 传 说 中 的 那 个 因

“溺而不返”而“常衔西山之木石，

以堙于东海”的怨灵，转变为一位

执著、勇敢、积极乐观的正面主人

公的前提。

与此同时，剧中对于主要人

物关系的设置和处理，也是使精

卫的崇高行为没有显得过于抽象

和拔高，而是拥有具体而微的心

理依据。比如，全剧着重刻画并

突出了精卫与神农之间的父女亲

情，正是出于对父亲最真挚的爱、

体谅与眷恋，精卫才具备了完成

一系列勇敢行动的勇气与信念。

因为，她的根本目的是极为朴素

和简单的：保护好父亲历尽艰辛

找到的种子、完成种子“种下去、

长出来”的心愿，只有当人们安居

乐业的时候，自己才能和父亲相

聚。而就在这看似简单的人物情

感表述中，潜藏了一种父女间精

神上的沟通与继承；也正是有了

父亲的言传身教和影响，精卫才

会在危难中表现出超越年龄的智

慧和勇敢。或许，这种表达也能

促使那些带着孩子来看戏的父母

们思考和行动。

此外，与以往儿童剧中常常

传达出的正反斗争所不同的是，

本剧没有设置敌我阵营、正邪双

方，甚至作为与精卫对立的一方、

拔掉了定海神针的红脸蟹，也只

是 一 个 被 惯 坏 了 的 、任 性 的 孩

子。他的行为，并非是本性的邪

恶，只是出于任性、贪婪和无知，

所谓的“坏”，也是无心之过——

为了拥有陆地上“好吃的甜甜果”

和“好看的花”，让他们“跟我们去

海里玩”。如此，“敌人”也是可以

被宽恕、改变和教化的。可以说，

全剧藉由精卫与其他人物的关系

和 互 动 ，得 以 迅 速 地 推 进 和 转

折。也正是她面对困难时，对于

个人得失的不计较、不抱怨，积极

寻找解决办法的行为本身，最终

感动了红脸蟹而使其主动认错并

帮忙的。这种设计，不仅得以刻

画出精卫的无私和宽厚形象，而

且有益于孩子们在自己的生活中

进行效仿。

由此，经过主创们调动所有的

舞台和技术等手段，内外兼顾地

精心改造和包装，《精卫传奇》彻

底地从“精卫填海”的老故事框架

中脱胎换骨，被赋予了全新的内

涵，成为了一个老少咸宜的关于

信念、勇气以及成长的传奇励志

故事。而因它从神话故事着眼、

注重小观众的欣赏兴趣，以及令

孩子们目不暇接的舞台呈现和强

烈的视听效果，不仅让全剧所要

表达的内涵摆脱了坐而论道的说

教色彩，也让孩子们在观剧的同

时，在潜移默化之中愉悦地接受了

一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启蒙和洗

礼。孩子是中华民族的未来，从小

培养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情感和

自豪感，在当下尤显必要。而兴

趣 ，永 远 都 是 孩 子 们 最 好 的 老

师。《精卫传奇》借助神话故事，为

民族传统文化披上了一层瑰丽绚

烂的外衣，成功地点燃了孩子们心

中的兴趣点，可谓是一次有意义的

探索和尝试。这就像全剧的主题

歌所唱的那样，让种子“种下去，长

出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种子，

也就是在这样的娱乐中被深植到

了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并将伴随

着他们的童年、伴随着他们的成

长，在他们的心田逐渐生根 、发

芽、长大，生生不息……

尽管中文版音乐剧《妈妈咪

呀！》的宣传造势已经做得相当到

位，但是没看之前，笔者还是怀

疑：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这部

英文版歌剧翻译成中文版能好看

到哪儿去？可是，当坐在被装饰

成浪漫小岛的北京世纪剧院的剧

场里时，《妈妈咪呀！》的音乐一响

起，笔者就禁不住被其美妙所吸

引，从不以为然转为专心致志。

尤其后来看到，剧中的妈妈与旧

时闺蜜大跳舞蹈时；妈妈深情歌

唱，为 女 儿 苏 菲穿上婚纱、梳理

秀发时；妈妈与昔日

爱人在女儿的婚礼上

再次相拥时……几乎

每一个场景都能令笔

者 兴 奋 、快 乐 和 感

动 。 尽 管 演 出 结 束

后，刚走出剧场不远

的笔者被突如其来的

大 雨 淋 成了落汤鸡，

但被快乐浸染的心情

依然舒畅。

所 以 ，8 月 14 日

晚，看完中文版音乐

剧《妈妈咪呀！》北京

首 演 后 ，笔 者 认 为 ：

中文版音乐剧《妈妈

咪 呀 ！》不 仅 好 听 好

看，还是一次令人愉

悦的心灵之旅。

音乐是音乐剧的

灵魂。自然 ，评 判 一

部 音 乐剧是否成功，

首先是看它有没有动

人的音乐。据说，在

世界流行音乐史上，

来自瑞典的阿巴乐队

是仅次于披头士乐队

的最负盛名的乐队。

在他们名声大噪的年

代，付不起钱的澳大

利亚演出商曾用小麦

来向瑞典购买阿巴乐

队唱片的版权，而同

样付不起费的捷克斯

洛伐克演出商用的则

是皮鞋。歌剧《妈妈

咪呀！》就是以阿巴乐

队歌曲串联起来的一

部音乐剧，多是阿巴

乐队排行榜单歌曲。

如此，这样一部 已 有

13 个版本、引发了全

球 300 多座城市数千万观众共鸣

的成熟的音乐剧，中文版的演出

成功选择演员是关键。

据了解，从 2010 年 8 月开始，

《妈妈咪呀！》团队就开始在中国进

行了长达半年的选角工作，吸引

了内地及港台地区各大院团的专

业演员报名，更吸引了活跃于美

国百老汇等地的国际知名音乐剧

华裔演员前来面试。

最后，剧中女儿苏菲一角由

来自台湾的张芳瑜饰演。她个头

不高，长相并不出众，但拥有无敌

的甜美笑容，自然的台风及微带

台湾腔的普通话，都让人想到好莱

坞制作的动画片中的女主角，可爱

又亲切。当然，最讨人喜欢的，还

是她那纯净又饱满的音色，透彻听

者心扉。妈妈唐娜的扮演者田水

为国家一级演员，其话剧表演经验

丰富，参演过《初恋 50 次》、《双面

胶》、《罗密欧与祝英台》等多部话

剧。令人惊讶的是，一个话剧演

员的音色也具有超强的舞台穿透

力。值得一提的是，妈妈的闺蜜

谭雅的扮演者沈小岑，曾在上世

纪 80 年代初，以一曲《请到天涯

海 角 来》红 遍 大 江 南 北 。 在 剧

中，她火辣、灵活的表演，轻松自

如 的 歌 唱 ，让 这 个 角 色 大 放 异

彩。苏菲的 3 位父亲，均演出了

各自的角色特点，但也许是女人

们太抢戏了，他们的表现稍显保

守。剧中，其他演员的表演也有

小惊喜，特别是他们的舞蹈，热

情洋溢、幽默风趣。

坦率讲，笔者也曾

一 度 认 为《 妈 妈 咪

呀！》的故事并不适合

中国观众的口味。一

个 女 人 曾 经 有 3 个 情

人 ，女 人 未 婚 有 了 女

儿，女人不知道女儿的

爸爸是谁，女儿为找生

父 邀 请 3 个 爸 爸 来 参

加自己的婚礼……这

样 的 事 情 ，在 中 国 很

可 能 会 被 视 为 一 个

有 悖 常 理 的 故 事 ，可

在 西 方 ，却 被 演 绎 成

一 个 爱 与 欢 乐 的 艺

术作品。

的确，在观演中，

当谭雅与唐娜小店的

伙计调情时，包括大跳

热舞等一些暗示性的

表演，这些在国外舞台

上司空见惯的艺术表

现手法，都似乎不太合

乎中国人的审美习惯，

总有观众发出不理解

的啧啧之声。

而为了 将 这 部 西

方 歌 剧 成 功 中 国 化 ，

让这个有“爱”的故事

能 被 中 国 观 众 接 受 ，

在中文版的核心团队

中 ，每 人 都 持 有 一 本

厚 厚 的 制 作 手 册 ，所

有人必须遵照手册中

的规定一一落实。来

自 英 国 原 版《妈 妈 咪

呀！》的数位主创人员

分别担任不同部门的

“一把手”，负责监督翻

译 、舞 蹈 、舞 美 、音 响

等 各 个 环 节 ，中 方 团

队则对不同部门配以

年 轻 的 副 手 ，边 执 行 具 体 工 作

边 学 习 。 如《妈妈咪呀！》中，阿

巴乐队的 22 首歌翻译成中文的

工作均由英文翻译专家来完成，

将 歌 词 翻 译 成 中 文 后 ，还 得 再

次 翻 译 成 英 文，并 由英方把关，

评判歌词是否翻译得恰当。如在

歌曲《Honey,honey》中，苏菲向爱

人唱出“Honey,honey”，翻译组曾

经翻译成“亲爱的”“甜心”，经过反

复 修 改 后 ，决 定 还 是 直 接 唱

“Honey”更好。为了将“中国化”

进行到底，谭雅还在剧中开了京

腔，用儿化音跟观众套近乎。一些

时下蹿红的“ 伤不起”等网络语

言，也在该剧台词中频繁使用。

一 晚 上，台 上 歌 声、乐 声 不

断，台下掌声、笑声不断，中文版

《妈妈咪呀！》演得欢乐、幸福。正

如剧中歌里所唱：有一个梦/想给

你 听/越 过 时 光/陪 我 远 行/给 我

新的憧憬/让愿望实现/带我走向

未来/不管多遥远……让传统文化的种子“种下去，长出来”
———观神话舞—观神话舞台剧台剧《《精卫传奇精卫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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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1 日，由莫凡作曲兼编

剧的二幕歌剧《赵氏孤儿》在山东

省济南市的山东剧院上演。卢昂

导演，杨又清指挥山东歌舞剧院

乐团，演员多为山东本地的音乐

人才。

作品的创作过程与众不同。

在委约创作一统天下的国内歌剧

界，莫凡保持着难能可贵的独立

创作的传统，正如《赵》剧，由心

自选题材，自 2008 年动笔，其间

断断续续，作曲家同时躬耕于数

部作品。2013 年，第十届中国艺

术节将在山东举办。山东将《赵》

剧纳入艺术节的节目储备，决定从

8月21日至24日首轮上演4场。零

散排练自 7 月中旬便已开始，至 8

月中旬复排几场后拉开大幕。剩

下的时间内，相信莫凡对音乐和

唱词都会视演出效果略有修改。

但这部歌剧以其紧凑的情节、多

样化的表现形式、戏剧张力的发

挥和舞台处理的生动，成为近 5

年来中国歌剧中的佳作。

歌剧分为两幕。第一幕交代

托孤、献孤和保孤。第二幕讲述

赵氏孤儿长大成人后知晓身世并

复仇。以《赵氏孤儿》的情节跨

度，二幕制是十分讨巧也合理的

安排，更符合音乐会上下半场加

幕间休息的欣赏习惯。

第一幕中，莫凡以中国歌剧

中少有的飞速节奏，交代故事情

节，所有的唱段都在推动剧情，而

不是借景抒情。宣叙调的舍弃，

咏叹调的连续使用和少量念白为

歌剧抹上了浓重的意大利现实主

义歌剧的色彩。其中公主和程婴

妻的咏叹调《天黑黑地黑黑》，均

为送别骨肉而唱，婉转动人，加之

民乐管子的使用，更显凄凉苦楚。

上半场的海量情节交代，为

下半场的事无巨细奠定了基础。

在第二幕中，莫凡的剧本明显放

慢脚步，转而捕捉人物细致入微

的心理描写和思想转变。其中从

赵武身世大白到拔剑报仇的段

落，占据第二幕的一半篇幅，也是

全剧最为精彩的部分。莫凡以浓

墨重彩描写赵武举棋不定和艰难

决定的整个转变过程。全剧的高

潮出现在赵武下定决心的片段，

舞台上生父立于中间高处，义父

与养父分立于舞台两侧，赵武在

舞台中间叩问“我是谁”。这一高

明的情节安排，辅以同样生动的

舞台表现，如解剖般清晰地点明

了赵武的身世和他最终的抉择，

犹如《游吟诗人》中“熊熊的烈火”

般扣人心弦。曲终，程婴高举赵

武杀死义父的青龙剑，意在向公

主祭奠因伤重死去的赵武，完成

公主托孤赋予自己的使命。

在 节 奏 伸 展 自 如 的 剧 本 之

上，莫凡以清新的旋律和老道的

配器，勾勒出 8 个主人公的心理特

征。合唱团的唱段无疑是全剧的

核心部分，或以群众出现，或以冤

魂出现，多有承载剧情和烘托之

用。但无奈合唱团临场发挥欠

佳，一些本来可以极富诗意和气

氛 的 音 乐 被 平 铺 直 叙 地 带 过 。

此外，导演简约而直爽的处理手

法是演出的另一大亮点，也与莫

凡的音乐风格一致。该剧采用

复活的手法推动剧情。最为朗

朗上口的旋律出现在公主和程

婴妻的唱段，并藉由这两个冤魂

的闪回带来的二重唱再现几近

雷同，还有公孙、程婴与妻的三

重唱的处理手法。

该剧内容十分精简。莫版舍

弃了以往其他版本中公主托孤的

整个场景，以程婴的倒叙娓娓道

来。剧中加入了屠岸贾宫廷庆典

的群众场景，但遗憾的是莫凡未

有将士兵练操和宫廷舞技的场景

音乐发展成可以独立演奏的音乐

会曲目。庆典中赵武作陪，程婴

寄宿为屠府门下食客，后决定透

露身世，赵武艰难决定复仇并因

伤势过重死去。

值得一提的是,剧中程婴和赵

武的每一个决定背后都被赋予了

纠结的思想斗争。全剧立意着力

于“宫廷争斗”，强调争斗“胜负”

决定了历史“对错”，赋予这个大

众喜闻乐见的历史传说独特的视

角。剧末，失血过多的赵武眼前

一 黑 ，犹 如 暗 夜 ，喊 道“ 我 看 不

见”，辅以贯穿全剧的公主与程婴

妻《天黑黑地黑黑》二重唱，造就

出历史题材歌剧中屈指可数的借

古喻今的意味。

很难想象，文质彬彬的莫凡在

音乐和剧本中都表现了如今少见

的 大 胆 和 犀 利 ，强 势 而 令 人 信

服。即使褪去针砭时局的精神，

相信莫凡的《赵氏孤儿》能像褪去

宗教和政治色彩的普朗克《加尔

默罗会修女的对话》一样，在歌剧

经典中占据一席之地。

舞台剧《精卫传奇》剧照

中文版音乐剧《妈妈咪呀！》剧照


